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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Peter Hessler(2010)（何伟）以《纽约客》驻华记

者的“局内人”洞察与“局外人”疏离，在《寻路中国》

（Country Driving）中通过“公路叙事”记录了中国21世

纪初城乡剧变的全景。作品以汽车旅行的流动性视角，捕

捉中国加入WTO后全球化浪潮与传统文化的碰撞现场，建构

了充满矛盾的“变革中国”意象。这一跨文化书写不仅为

西方读者提供了理解中国转型的“认知地图”，亦隐含对

现代化叙事的批判性反思。

概念隐喻理论（Lakoff & Johnson）主张隐喻是人类认

知抽象概念的基础模式。本文以此为框架，结合高频词分

析，揭示何伟如何通过语言策略塑造“变革中国”的国家

形象概念。这一路径不仅彰显非虚构写作的政治性，也为

跨文化书写的认知机制研究提供了方法论启示。

1　高频词分析

高频词的选择与分布不仅映射文本的表层主题，更深刻

揭示了意识形态的隐性编码和认知框架的建构逻辑。将高

频词进行统计将其分成两大类：核心人物群体类与人物高

频词聚类

1.1核心人物群体：个体叙事的政治化

首先作者采用去匿名化策略，将抽象的社会群体具象

为可感知的生命个体。这些核心人物包括Wei ziqi(魏子

淇), Boss Wang(王老板), Master Luo(罗师傅), Sisters 

Tao (陶家姐妹)。魏子淇从农民到商人到村委会干部的身

份变化，被塑造为“农村自我革新”的典范；王“老板”

资本身份标签暗示私营企业主阶层在地方权力网络中的崛

起，“老板”既是经济地位，也是新权威符号；罗师傅，

从早早辍学的农家子弟到技术人员再到企业主，被塑造

为“技术改变命运”的典范，默认市场经济的开放性；陶

家姐妹则是来自农村，不惜身份造假也要争取工作机会、

渴望改变命运的年轻人。通过去匿名化策略，将个体命运

具象化，作者将城市化、工业化等宏观变革转化为“奋斗

者传奇”，服务于“个人能动性”叙事，使读者直观感知

社会转型对个体的影响。

1.2人物高频词聚类：权力与身份

借助 Antconc软件的词频分析功能,发现核心人物群体

高频词共现实质上构建了一个权力与身份的微观剧场，高

频动词则形成符号矩阵。

魏子淇共存的动词网络集中于经济领域（produced产

出, gained获得）他的“奋斗”被限定为经济层面的个人

努力，其入党经历（joined the Party）被总结为”the 

first to have succeeded as an entrepreneur”第一个（党

员）创业成功的企业家。这个动词谱系呈现“有限上升”

模式，从农业劳动（fed喂养,）到小商业（constructed建

了），再到政治参与（joined），但始终缺乏真正的权力

动词。这种语法结构将乡村精英的阶级跃升限定在体制允

许的范围内。

王老板的语法身份呈现出一种资本新贵的矛盾性——

既彰显市场精英的能动性，又暴露其权力边界的脆弱。

一方面，资本扩张的能动性体现在“purchased assemb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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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e”（购买生产线）、“planned to invest”（计划

投资）、“rented the factory space”（租赁厂房）等

动词，构建了王老板作为资本主体的核心形象；“chose 

to”（选择）、“signed”（签署）、“hired”（雇佣）

、等动词，体现其对劳动力、资源的绝对控制权。另一方

面，“couldn’t afford the troup fee”（无力承担剧

团费用）、“made excuses”（找借口），暴露经济压力的

被动化。

作者通过罗师傅的动词网络，塑造其技术赋能的形象

也暴露工业化对劳工的异化。“checked the machine’s 

temperature”（检查机器温度）、“learned to repair 

the machine”（学会维修机器）体现他技术理性的化

身，在流水线社会中获得稀缺的主体性。 “improved his 

reading and writing”（提升读写能力）、“status had 

risen”（地位提升），他的自强不息构建了“技术改变命

运”的市场神话。但同时罗师傅的动词群也显现中国“世

界工厂”时代结构性矛盾。“worked sixty hours a week”

（每周工作60小时），“lived apart from family”（家

庭分离），劳动异化后将工人的生命切割为可量化的生产

单元。时间货币化、情感资本化是中国经济狂飙时代劳工

群体所付代价的缩影。

陶家姐妹以伪造年龄进入工厂的“奋斗”，被编码

为“底层向上流动”的悲情英雄主义。“refused to be 

patronized”小陶拒绝被“施恩”，揭露了工厂招工中父

权式管理的伪善。招工者以“恩赐”姿态给予工作机会，

实则将雇佣关系转化为道德债务，要求劳工以忠诚与服从

偿还。她们的工作是“sorted rings”（分拣钢圈），而

工作状态“overtime shift”(加班轮换)“twelve-hour 

shift”(12小时一班),“challenging shift”(挑战性的轮

班),是高强度长时间的工作安排，使工人的生物钟被迫适

应资本的生产周期，时间被绝对得商品化，但动词群中未

出现“exported”（出口）、“designed”（设计）等高

端环节。这种动词的产业链断层，暗示中国工人被困在价

值链最底端——她们看不见自己劳动的国际溢价。

作者对四类核心人物的描述构建了一套发展主义的话语

符号系统，反应了四类人物如何在社会中行使权力以及权

力如何通过话语得以体现和维持，深刻体现了费尔克拉夫

（Norman Fairclough）的权力话语理论（2001）其认为话

语不仅仅是语言的表达形式，更是一种具有实践性和物质

性的力量，权力不是一种抽象的存在，而是通过具体的话

语实践来体现的。

2　概念隐喻

在Metaphors We Live By(《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

一书中，Lakoff & Johnson(1980)认为隐喻不仅是语言现

象，更是人类认知抽象概念的核心机制。它通过具体的“

源域”映射至抽象的“目标域”，构建意识形态的深层框

架。这一理论标志着隐喻从修辞工具向认知范式的转变。

在《寻路中国》中，何伟通过“公路”“废墟”等高

频词汇的隐喻性运作，将中国21世纪初的转型进程编码为

可感知的认知图式。当“道路”隐喻发展主义的不可逆

性，“废弃村庄”隐喻传统消逝的创伤性时，语言选择便

成为意识形态的无声宣言。

In Guangdong the first thing they do is build 

the road, and then they build the factories.(在广东

人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建公路，然后他们再建工厂)。The 

government planned to build a paved road to the site, 

but the modern construction had yet to begin（政府计

划往这里铺一条马路，现代化建设刚刚开始）“发展是道

路”这一隐喻体现了 Lakoff & Johnson 的“结构隐喻”的

核心观点，也就是通过一个具体的、结构清晰的概念域（

源域）来理解另一个抽象的概念域（目标域）。“道路”

作为源域，它具有方向性、线性进程、障碍、目的地等物

理特征，和移动、规划路线、克服障碍等行动逻辑，用这

些结构来组织“发展”这个包含社会变革、经济增长、技

术进步等难以直接观察的复杂抽象概念。源域（道路）的

内在关系被系统性映射到目标域（发展）中，成为认知框

架，塑造了人们对社会变革的认知方式：改革开放是一条

必由之路。

在一路向西的公路旅程中，作者通过描述废弃的村

庄、空荡的城镇和年轻人外迁的现象，构建了一个深刻

的隐喻系统。The towns along this road were heavily 

fortified, and they were also emptying fast. Everyw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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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stopped, residents told me that most young people 

were already gone.（这条道路沿线的小镇上，曾经都有重

兵把守，可现在却正迅速地成为一座座空城）。The main 

street was little more than a truck stop…That was 

all that remained of the local economy…was dying—I 

didn’t see a single young person out on its dusty 

streets.（整条街道相当于一个大卡车依靠点，那是当地

经济结构中仅存的东西，它在一点点地走向没落——在尘

土飞扬的大街上，看不到年轻人）。首先，它是“本体隐

喻”，即将抽象概念具象化为实体或物质。抽象概念“传

统”被具象化为物理实体“小镇”，使其具有空间边界、

物质形态，可被感知、描述与破坏，比如“村庄空荡”象

征“传统瓦解”。其次，它更是“结构隐喻”：“废弃的

小镇”作为源域，它的核心特征体现在防御工事（历史保

护）、空荡的街道、尘土飞扬、无年轻人、经济衰败； 

目标域的“传统消逝与现代化创伤”的核心特征则为人口

外流、文化断层、社区瓦解、代际断裂、发展代价。源域

的结构映射到了目标域，防御工事的“废弃” 映射了传统

保护机制的失效；街道的“空荡”映射了社区凝聚力的消

散；年轻人的“缺席”映射出文化再生产的中断。源域与

目标域两者共同构成发展主义的完整认知框架。Lakoff 指

出，结构隐喻往往以本体隐喻为基础，需要更高阶的认知

操作。这种隐喻策略不仅深化了文本的文学性，更使其成

为反思现代化进程的认知地图。它提醒我们，每一个“空

城”都是发展叙事中未被书写的代价。村镇无法适应这种

时间加速，年轻劳动力被迫外流，社区代际传承断裂，村

庄在时间轴上被压缩为“过去”的残留物；村镇原有的地

理意义被消解，沦为资本扩张中的“边缘空间”。这个隐

喻也诠释了戴维·哈维（2013）提出“时空压缩”（Time-

Space Compression）概念，资本主义全球化与技术进步大

幅缩短了社会互动的时间和空间距离，导致人类对时空的

感知发生根本性重构。

3　结语

通过对《寻路中国》中核心人物群体的高频词聚类与“

道路-废弃村镇”隐喻系统的分析，本文揭示了一个充满张

力的“变革中国”形象。高频词网络展现了发展主义话语

中个体命运的分层图景；而“延伸的公路”隐喻不可逆的

现代化进程，“空荡的村庄”则象征传统消逝的创伤。文

本通过语言策略编码了发展奇迹与代价的共生性，呈现了

一个在经济狂飙中矛盾、在传统与现代夹缝中重构的复杂

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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